











     
 











        处在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是戏剧体诗的第三个．．．主要剧种。这个剧
种没有多大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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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
辩护理由；而同 
    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
是把同样有 
    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
且就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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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性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价值有限性，它不仅是
指我们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和绵绵无尽的历史中的渺小与短暂，尤其是指我们自
身的荒谬。黑格尔对悲剧本质的描述正是指出了这种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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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戏剧理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不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的正剧．．“没．
有多大的根本的重要性．．．．．．．．．．”这句话，而往往去为难免沦为工具甚至奴婢的这个
“剧种”编织种种理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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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质疑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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